
黑龙江省档案馆馆藏一幅日本武装
移民侵略罪证图——《满洲开拓农民入植
图》，该图为纵 106厘米，横 79.5厘米，二
百万分之一比例尺图，并分别用中国里、
日本里和米突（国际公制）三种比例尺标
注，是在昭和15年（1940年）《满洲开拓农
民入植图》的基础上分别用黑、红、蓝、褐
等四种颜色套色印刷。昭和 16年（1941
年）伪满洲国开拓总局、满洲拓植委员会、
满洲拓植公社联合出版发行。图中用红
色圆圈标注集团开拓民移住地，红色圆圈
内的数字表示入植的次数。昭和 16年之
后的移民，用褐色圆圈加褐色十字标注表
示集团开拓民特设农场所在地。用褐色
圆圈加褐色一字标注义勇队开拓民移住
地；用褐色圆圈加褐色合字标注集合开拓
民移住地。馆藏《满洲开拓农民入植图》
标明了第一次至第十次集团开拓移民和
各集合开拓、各种青年义勇队、各满铁自
警村以及各满铁训练所等 360多个移民
开拓团在中国东北的具体位置。图中显
示当时的伪满洲国 18个省中，有 16个省
被日本武装移民团入侵，只有热河省的 8
县 6旗（地域相当今河北东北部、内蒙古
东南部）和兴安西省的3县6旗（地域相当
于今内蒙古东南部），没有被日本武装移
民团侵占。

日本向东北移民可分为“试点移民”
（1905-1931）、“武装移民”（1931-1936）、
“大规模移民”（1936-1941）和“最后阶段”
（1942-1945）四个阶段。1931 年的九一
八事变后，日本陆军省、拓务省以及关东
军不断制定移民东北的计划，掀起了向中
国东北进行移民侵略的高潮。1936年 4
月份的第二次移民会议拟定了《满洲农业
移民百万户移住计划》，拟由伪满政权划
出移民用地 1000万町步，从 1937年起的
20 年内，向东北移植日本农民 100 万户
500万人。计划分四期进行，每期5年，第
一期 10万户，以后每期递增 10万户。移
民来源于日本，从农、渔、林以及城市失业
者中，选择“思想坚定、身体强壮”者组

成。5月，日本政府批准了这个计划。7
月，关东军参谋长西尾寿造和板垣副参谋
长联合发出通告，立即着手实施。1941年
属于大规模移民阶段，他们在《满洲开拓
农民入植图》名称上加了个“农”字，是企
图掩盖开拓团武装分子的身份，掩盖“武
装移民”的性质。但实际上从该图可见，
移民依然含有武装性质。此外，在日本侵
略者亲手书写的《关于佳木斯移民情况报
告》中有这样一段表述：“作为拓务省实验
移民，即移住吉林省桦川县的第一次日本
人移民（以下简称佳木斯移民）423人，与
9名指导员及来自拓务省、帝国在乡军人
会本部的工作人员一同，于10月8日晨抵
达大连港。10月9日，与在奉天北大营日
本国民高等学校训练的 70人汇合，总计
502人，移民们自 9日上午 9时开始，在野
战兵器厂的工作人员指导下操作兵器要
领，下午 2时，在射击场进行重机关枪及
轻迫击炮的实弹射击。”

日本向东北地区的武装移民共有 5
次。参加第一次武装移民团的 493人于
1932年10月北上佳木斯，改称“佳木斯屯
垦军第一大队”，下设4个步兵中队，12个
小队，还有炮兵1队、机关枪1队。1933年
4月，侵入伪三江省桦川县永丰镇屯居，后
定名为“弥荣村”。第二次武装移民 493
人及 8名干部强入依兰县的七虎力，建立
了名为“千振村”的移民点。第三次武装
移民团 259人于 1934年 10月闯入伪滨江
省绥棱县北大沟，组建“绥棱开拓组合”，
后定名为“瑞穗村”。1934年2月，谢文东
在土龙山组织农民起义，打死日本移民39
人，成为轰动一时的“土龙山事件”。事件
发生后，日本移民团内部惶惶不可终日。
为了给日本移民打气，1934年 11月 28日
至 12月 6日，关东军在长春召开了“第一
次移民会议”，西尾寿造在会议上强调日
本向东北移民政策的“国策意义”。1935
年 5月，日本拓务省制定《关于满洲农业
移民根本方案》，决定自 1936年起，在 15
年内向东北移民10万户。

《满洲开拓农民入植图》非普通的伪
满洲国地图，也非一般的侵华罪证，而是
昭示日本侵华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成为
日本拓务省策划对我国东北武装移民侵
略的铁证。

日本武装移民侵略罪证图
□戴伟

那年那月那年那月 NANIANNAYUE

72018年8月24日 星期五 副刊 责任编辑：晁元元（0451-84610006）执行编辑：毕诗春（0451-84655933）

E-mail：hljrbbsc@163.com

扫
描
关
注

北
国
风

I

1932年7月，2585名东北邮工千里大
撤退，誓死不当亡国奴，书写了正气长留
人间的抗战篇章。

“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
候”，中华民族开始走向存亡绝续的边
缘。正如抗日名将左权所言，“亡国灭种
的惨祸临到每一个中国人的头上”。当时
东北三省的阴暗天空下，只有标志主权的
中国邮旗在飘扬。

1932年 3月，伪满洲国虽然成立，但
作为国际邮联成员的中华邮政总局，其所
属的辽宁、吉黑两邮区拒绝日伪的强行接
收，维系着东北与国内国际的邮政通信。
在举行所谓“开国”仪式后，日伪公开宣
布，在伪满洲国境内的中华邮政，将统归
其管辖。中华民国政府密令东北两邮区
立即停办邮政，关闭东北三省的全部邮政
局所，东北三省邮政员工依自愿撤退进
关。东北邮工身处历史的重要时刻、重要
节点，是不得已屈身日伪当亡国奴，还是
民族利益至上、汇入全民族抗战的大潮？
4月 5日，东北邮工向全国邮界同仁和各
社会团体发出火急罢工通告，维护中国尊
严和邮政主权。通告中说：“日人卵翼之
傀儡政府，丧权辱国，思之痛心。同仁切
念国民矢忠之天职，为中华民族之尊荣
计，为个人之人格计，宁为玉碎，不为瓦
全。”据吉黑邮区的员工回忆，当时由中华

邮政、伪满洲国交通部、日本军方组成了
调查组，定期叫邮工到马迭尔饭店听候询
问。敌伪二人问：“你为什么要进关呢！
这里有你的财产、家庭、祖坟和事业，况
且，我们将以优厚的待遇请你来工作？”

“是的，但是我自愿要走。”“还有别的原因
吗？”“有，我不乐意当亡国奴！”

在沈阳邮政管理局撤退仪式上，邮务
员萧祖荫宣读停办通知时，因悲愤而潸然
泪下无法宣读。哈长铁路邮政车押运员
何玉山，新婚刚满一个月，热土难离，却毅
然进关参加抗战。当年哈尔滨市邮政局
邮务员、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孔罗荪，亦
弃家进关、流转西南，并执笔写下《最后的
旗帜》一书，记录这悲壮的时刻，传递中华
优秀儿女的魂魄，爆发出抗衡与奋争的怒
吼。

2585名东北邮工，忍痛抉择，抛家舍
业，千里流亡，共赴国难，正是他们的大义
凛然，致使东北邮政全网瘫痪，予日伪以
强有力的打击。

1932年7月27日起，东北撤退的邮工
经山海关赴天津、北平、上海、青岛四地报
到。其中天津成为当时撤退进关邮工最
重要的集结地。笔者曾到天津邮政博物
馆寻访相关史迹。据该馆提供资料介绍，
截至 1932年 9月 9日，在津报到的东北邮
工共计 1473人。早在 8月 4日，经天津邮

务工会接洽，成立了天津各界招待东北入
关邮工委员会，设立了第一寄宿舍和第二
寄宿舍。这两个寄宿舍的电灯、锅灶、床
铺及卫生等设施基本齐全。邮局和邮务
工会派接待人员手持“欢迎东北邮工入
关”的横幅，昼夜轮班到火车站接待入关
邮工，然后将他们分别安置到两个寄宿舍
和邮局腾出的空余局房。为防止疾病流
行，邮局对包括两个寄宿舍在内的所有东
北邮工聚居场所均发给消毒药品。招待
委员会租用房屋建立了临时医院，并与市
立医院接洽，对东北邮工适当减费施治。
入关邮工在津待分配期间，暂时安排到天
津各邮局工作。

史料记载，2585名入关抗战的东北邮
工，相继由总局分配到北平、上海、山东、
河南、江西、浙江、甘肃等地工作。在中国
邮政集团公司文史中心，笔者看到一份当
年入关抗战的老邮工的回忆资料。那是
经历了哀伤、挣扎和风雨、雷电，在当时特
殊的生存环境中写下的文字：“我自 1927
年考入邮局以来，勤恳工作四十余年，九
一八哈埠邮工罢工，不为敌用不做顺民，
入关不及叩别双亲，二老惨死未能奔丧。
最后调至九江局，每动均遵调令……枪林
弹雨中维持抗日前线邮运畅通，九死一
生，家虽破人未亡却人间惨痛备尝。”“扪
心自问，尚无愧对国家……”

东北邮工大撤退
□冯前明

鱼米之乡的肇源，水美土沃，绿色高粱秆上长出
的乌米味道鲜美。几十年前，还是生产队的年代，在
高粱正欲含苞吐穗的季节，我跟着大人们去肇源串
门儿。在南街市场转悠时，无意中发现拐角处有个
小朋友，正蹲在小筐前用求助的目光盯着我。筐里
装着很多根高粱叶子包裹的绿色小包包。他告诉
我：“这是肇源的高粱乌米，非常好吃。”

市场奇遇，让我的幼小心灵对肇源乌米留下刻
骨铭心的印象。当时，母亲花了三分钱给我买了一
根。我按照小朋友的示范，扒开叶子，咬口白色小棒
棒，还真好吃，解馋过瘾。后来，我又从大人那儿知
道，在肇源大地生长出乌米的农作物里，常见的有高
粱、玉米、谷子等几种，而且高粱乌米为最佳的，受到
世代江湾人的青睐和喜爱。

高粱乌米，是高粱在萌发期受病菌侵染芽鞘所
产生的一种病害，椭圆形孢子堆寄生于高粱穗上，被
民间称为高粱丝黑穗病。此病穗多为播种时，高粱
种子略有发霉，窜穗便秀出乌米；再者是在高粱孕穗
季节，如遇到连续的阴雨天，高粱芽鞘受到细菌侵
染，也是容易长出乌米。

苍苍茫茫的青纱帐，绿野无际，多一枚鲜美可口
的乌米，就少一棵红似火把的高粱穗。虽然如此，高
粱乌米还是不失为舌尖上一道天然绿色保健食品，
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脂肪、淀粉及矿物质等营养物
质，尤其含维生素、真菌多糖、微量元素硒以及人体
必需的氨基酸等功能因子。它能生吃，扒开叶子，则
可以当瓜果品尝；它能熟吃，放在锅里蒸，撒上些许
盐，口感和味道会更好些；它可蘸酱吃，也可打熟酱
吃……同时，乌米还可入药，对于月经不调、血崩便
血等症，都有很好的疗效。

乌米的外貌，很有独特风格。嫩的时候，像根粉
笔，小巧玲珑；老的时候，则又像支毛笔，苍劲厚成。
刚刚打包的幼嫩乌米，外皮让绿叶子全部包裹着，剥
开叶子则呈现出嫩嫩的白色小棒，与粉笔粗细大小
相似，其肉为白中带点微微的甜味，口感细腻，很好
吃。

我来到肇源乡下亲属家，选了个晴朗的天气，和
东西院的几个小朋友结伴，去松花江边的一片高粱
地打乌米。而其中的一个伙伴，正是在街里市场拐
角处卖乌米的小朋友——东院的臭蛋。我们一人一
条垄沟，行进在高粱地的绿色波浪之中。这时，臭蛋
为了调解沉闷的空气，先出了个谜语找乐，边寻找乌
米边让我们猜。他说：“顺着垄沟往里走，歪着脖子
往上瞅，眼珠子死死盯一块儿，见到大肚子就下手。”
我们一群小伙伴一听，个个乐得前仰后合，一阵阵笑
声在广阔青纱帐回荡……

在打乌米的小伙伴中，我的个子最高，他们喊我
“高粱秆”。打乌米，原来是一场智慧的角逐。如果
技巧掌握娴熟，取胜的概率就会高些。判断乌米的

“老”与“嫩”，要用手指去捏绿叶包裹的高粱苞，靠感
觉判断：如果包硬，则是乌米老了；而如果包软，则是
嫩的乌米。那么，判断“乌米棒”与“高粱穗”呢，也要
用手指去捏绿叶包裹的高粱苞，也靠感觉来判断：如
果苞散，则是高粱穗；如果苞硬、苞软，便则是乌米
了。

当我们从高粱地钻出来的时候，每个人身上都
落了一层高粱花子和秆叶上的白粉。在地头上，我
们比试一下战利品，我是最大的赢家。我先挑选几
个嫩棒给二丫和三姑娘，又挑一个硬棒给了臭蛋。
臭蛋不管老嫩，扒开皮就咬一口，吃得滿嘴乌黑一
片。二丫挖苦他：“像黄皮子一样，嘴巴都黑了！”而
臭蛋却不好意思地抹下嘴角，从高粱地里出来本身
就滿头大汗，这一抹滿脸就像画上“水墨丹青”了。
三姑娘戏笑他：“见到大肚子就开口。”一时间，我们
开怀的笑声，又冲进浩浩荡荡的高粱地里。

时光悠悠，白驹过隙。流年的青纱帐，早已成过
往云烟，但那童年的乌米，却似盘根错节的一缕乡
愁，让我终生难以忘怀。

高粱地打乌米
□赵富

东北高粱地里打下的乌米。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我的家乡伊春市翠峦
林业局只有一家照相馆，那是一家国营照相馆。就在那简
陋的照相馆，照相师傅给我照了很多珍贵的照片，给我留下
许多难忘的记忆。

小镇照相馆坐落在翠峦林业局主街最热闹的中心地
段，位于主道南侧。照相馆门楣上挂着一块一米多长、半米
多宽的牌匾：翠光照相馆。翠，是地名的第一个字，光，很有
诗意，也很贴切；那时，我们管照相叫拉光，若是想去照相馆
拍一张照片，就说：拉一光。人们进出照相馆都带着骄傲与
喜庆的表情。

照相馆门脸不大，一扇门，推开门进屋，迎面是前厅，大
约十几平方米吧。右侧是营业室，一道柜台隔着顾客与营
业员。顾客交款、开票、交票、取照片、等候拍照都在这个前
厅。营业员开的票据卷烟纸般大小，一式两份，一份交给顾
客作为取照片的凭据，一份贴在装照片的小小的纸袋上。

从进门一直往里走就是摄影室。摄影室陈设简单，几
把木凳，几束褪色的塑料花以及逗小孩子的皮球等。地中
间一副三脚架，三脚架上支着照相机，不拍照时蒙着一块暗
红色的布；背景墙是永远不变的、已经很难看出颜色的幕
布。即使这样，每当走进摄影室时，还是有一种很神秘的感
觉。照相师傅像导演似地，指挥要照相的人们或坐或站，一
一就位，然后，站在照相机后面，瞄了又瞄，用那块红布把头
一蒙，嘴里喊着：望这儿看：把一只手伸出来，一捏手中的小
球：只听啪地一声：照完了！

那时，人们过日子都很仔细，哪有啥事没有就去照相
的？照相要有个由头：小孩百天、小学毕业、中学毕业、亲人
团聚、同志荣转、订婚、结婚、参军等，都是常用的由头。

小学二年级时，我当上了学习委员，二道杠。我知道这
是值得纪念的大事，管妈妈要了两元钱，和几个班干部一起
去了照相馆。我说：“照一张像多少钱？”那个开票的人居高
临下地看着几个八九岁的小孩：“人像一寸4毛5！”我心想：

“人像？难道狗还照相吗？”若干年后才知道确实有人像之
说，确实有人给狗照相。她数数我们，说：你们这些人一寸
的照不下，怎么办？我们几个人嘀嘀咕咕半天，才决定照一
张二寸的。开了票，交了款，才有资格进摄影室。照相师傅
站在照相机后面，一会儿用一块褪色的红布蒙上脑袋，一会
儿再把脑袋露出来，把我们看了又看，把队形拆开又合拢，
这才说：“往我这看”。我们就一起往前看。只听啪地一声，
照完了。照片上，六个小姑娘分两排，三个坐着，三个站着，
抿着嘴，瞪着眼睛，齐刷刷地望着一个方向。还有，我戴着
两道杠的胳膊很明显地支出来了。

那是我第一次脱离父母视线去照相馆。小镇照相馆常
常顾客盈门。那时，每当我有了4角5分钱时，就会到照相
馆去，把4张一角的纸币和一个5分的硬币放在那个长条的
水泥抹的柜台上：“照一张一寸的。”

乡村照相馆。

1969年5月份，我们即将毕业，那时，没有高中，我清楚
地知道：告别校园的日子临近了，出了学校门就要与书包告
别了。于是，我背着书包照了一张二寸半身照，又照了一张
头戴军帽、身穿军装、腰扎皮带的二寸照片。那时，人们还
常常要求照相馆在照片的上方或者左右空白处写上字，写
什么由顾客自己确定：志在四方、学生时代、献给未来的回
忆。现在想想：是的，所有的照片都是献给未来的回忆啊。

在我的影集里，有一幅特别珍贵的照片：我5岁那年夏
天，父亲、母亲、我、妹妹我们四人的合影。照片上，父母并
肩坐着，母亲怀抱着 1岁多的妹妹，我穿着浅色布拉吉，梳
着一个歪桃辫，依偎着父亲站立着，两只黑黑的眼睛探寻地
望着前方。这是我们四人唯一的一张合影。这张照片几次
丢失，失而复得后，我到照相馆翻拍、修片并扫描。现在，我
把这张父母双全的照片存在电脑里、硬盘里，一家人在照片
里永远地在一起了。

1975年，我所教的班级即将毕业，我也在寻觅新的工
作单位，我意识到，我与我的学生们分别在即。于是，组织
全班学生去照相馆拍了一张集体照。我常常望着照片上
21岁的自己，望着那些十二三岁的学生。任凭思绪起伏湍
流，是啊，我见证了他们的少年时代，他们目睹了我意气风
发的青春时光。43年过去了，当年的学生都退休了。一位
学生把这张珍贵的照片扫描发到群里，我一一辨认着，脑海
里浮现出他们十几岁的样子。就是凭着这张照片，我的学
生们联系到了那些久不联系的人。

此外，还有两幅照片也是不可多得的。1978年国庆节
那天，我与男友在小镇照相馆拍了两幅 2寸照片。画面是
黑白的，我穿着米黄色尼龙衫，他穿着咖啡色尼龙衫，我们
拘谨地微笑着，望着镜头，仿佛望着不可预知的未来。一样
的服饰，一样的发式，不同的是一张横幅的，一张竖幅的。
此后，再与他照合影时，已经走进了婚姻。

当年，林区人家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一个装照片的玻璃
镜子。玻璃镜子里铺着彩纸，用胶水把照片贴在纸上，再把
这贴满照片的纸夹在玻璃镜框里，挂在墙上最显眼的位
置。这就是当时一般人家的主要摆设了。小镇照相馆，一
位照相师傅，一架老式照相机，留下了多少幅普通人家的悲
欢离合？留下了多少人的人生瞬间？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有的人买了照相机，小镇又有
了个体照相馆，而且，随着交通越来越方便，人们更愿意到
20多公里之外的伊春市区去拍照。小镇照相馆渐渐冷清，
门可罗雀。不知哪一天，那块挂了几十年的牌匾不见了，小
镇照相馆不见了。后来，就连那座房子也不见了。现在，那
里已经是高楼林立，一片新面貌，再无昔日踪影。小镇照相
馆在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但是，小镇照相馆拍摄的那些老
照片却永远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

小镇照相馆
□马雁凌

满洲开拓农民入植图。

东北邮工撤退进关部分员工的浮雕和名单。

东北邮工冬季撑冰爬犁送邮件。


